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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紀元

沒有地點人物

沒有風格情節

但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不用強調也顯而易見

黑

毋庸置疑，敘述本身已經淪為一種探尋，不是從此到彼的起點與終

點，而是相互交錯的節點與節點，我本想用《落水狗》那樣違背邏輯的敘

事方式，因為這故事在任何一個時間、任何一個地點，任何一種氛圍中都

正在發生著，或尚未發生，或發生完畢了。

就像潛伏在身邊的某種現實一樣。

好吧�，我是一隻猴子，一隻被困在地宮裡的猴子。

聽到地宮這個詞，也許讓你產生了某種黑色封閉的狹隘聯想，但其

實，那種場景是完全不知狀況的二流小說家描繪的。地宮絕不是你想像

的那種外表幽暗的地方，他有著各種光、各種聲音、各種形體以及各種欲

望，是的，全人工的，百分之百人工製造的欲望。它也不是你想像的那種狹

小謎語般的存在，它是完全開放的道路，因為它自信，它相信人們會因它，

而樹立阻礙自身逃離的壁壘。

它的自信來自於某種東西的缺失。

當然，目前我還不得而知。

在地宮裡按時工作、忙忙碌碌的人類，你們難道知道嗎？你們甚至不

知它的真名是「地宮」，你們只知道它的另一名字。

是的，另一個名字。

地宮猴子 /�張志翔 當然，我曾經也是人類的一員，但因為對這種缺失的發現，使我從人

變為了猴子，而這種置換源於那個夜色布局下的夢。

具體時間已經記不得了，如果你一定要的話，就假設是在2046年20

點46分吧，雖然是隨口亂造的東西，但多多少少具有特定的意義。2046是

一個樹洞，低語憂傷的大提琴看著落寞的旅人把嘴貼伏，輕輕地訴說秘

密；2046是一塊玻璃，積著灰塵的眼睛摸不透憂鬱的面容，消逝了走不回

的歲月記憶；2046是一扇門，開啟關閉的約定默讀著做舊船票的寂寞側

影，感傷過不敢言說的惋惜... . . . . . .

當然，這種古典的方式和我沒有關聯，缺失了某種東西，自然體會不

到那種與生俱來的美的體會。

我只是按照往常的方式，下了班，拿出冰箱裡冷凍的魚排與蔬菜沙

拉，配著檸檬汁結束了我的晚餐。我捧著筆記本，躺在床上隨意翻看著新

聞，耳邊是些所謂的流行音樂。我的房間基本是那種工業化格局下標準的

臥室，長2.54631米，寬2.54613米，高2.54163米，並不是我有意要玩這種

數字的遊戲，是工業化要求我，必須這樣精確的描述一件事實。房間裡的

擺設也是嚴格按照工作需要設定和擺放的，沒有功用或者功用重複的東

西是完全不會存在的。就像窗戶不存在，因為門具有了窗戶的功能，又或

者，就像桌子不存在，因為床完全可以當桌子用。

某些東西的不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

這某些東西中也包括鏡子。

鏡子，是的。

你可能會以為這樣解釋很合理，因為關機後的電腦螢幕，完全可以拿

來當鏡子用，無非是照照自己、整理髮型之類膚淺的事。

是的，人都會這樣想，因為我們自詡是崇尚機械的高貴生物。

當然，當時我也是這樣認為的，直到經歷了那個夢，我才明白，鏡子不

允許存在是個陰謀，�因為它反映了某些東西，而這種覺醒是不被認可的，

至少當你是這個體制下的人的時候。

夢一向有它自己的敘述和鋪成方式，從某個節點開始，話語的方式被

逐漸改變，思維的氣氛也逐漸曖昧。夢與現實本就是假意背離的情侶，從

距離最近的空氣中彼此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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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進入夢境時，完全沒有察覺這是夢，一切都只是一如既往的平

常。我穿著衣服躺在床上，一直閉著眼。在某個時刻，眼角處感覺有些乾

澀，便輕輕揉了揉，習慣性地睜開眼，打量周圍熟悉的一切。

一切正常得無可厚非。

直到我看見門背後那個發光的物體，嚴格地說，是那反射著光的物

體。光潔的表面，內置的水銀鍍層，希望反映一切真相的企圖... . . . . .

是的，就是那個本來不應該在我房裡出現的物體。

鏡子。

雖然只是小小的一片，但的的確確是鏡子。我懷著一種陌生感看著

它，思索著它的意義。而它卻像是得到了某種鼓勵般，開始了生長，就像是

一株年幼的植物。它從門後那小小的一片逐漸覆蓋了門的六分之一、四分

之一、二分之一，從第三秒到第四秒之間，覆蓋了整個的門，它就這樣不斷

生長，覆蓋了天花板、緊接著是地板，它慢慢蔓延到床腳，漸漸爬上床面，

最後接觸到我的皮膚，它還在生長，直至將我和房間整個吞沒。

它就像是一個久被掩埋的真相，在重見天日的時候，就註定要抹去一

切的假像。

在短暫的窒息之後，我再次獲得了我的視覺。

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奇特的房間裡，這裡的牆、地板都是白色的，是

的，不染一絲雜色的純白色，牆和地板上都規則地分布著幾面巨大的鏡子，

裡面清晰地映照著一切。空氣雖然沉默不語，但依舊在傳達著某種資訊。

當我對這一切感到驚奇甚至帶點惶恐的時候，一種強烈的感覺突襲

了我的心臟，一種自下而上的溫度強烈地向我的大腦傳遞著一個資訊：我

在進入某個人的身體！那種潮濕的、原始的感覺告訴我，我在性交。

我仿佛這才注意到，我在一張白色的大床上，和一個模樣清秀的女人

偷吃著禁果。

有人曾經天真的以為，性是最為自由和最接近自然的行為，它或多或

少表達了對自然本真的嚮往，然而此刻，我卻明顯地感到這種衝動的性行

為並非按照我的意願進行，我像是遵循著某個要求，機械地進行著設定好

的動作。

幸好我的關注點不在做愛本身，我繼續觀察著鏡子。

在左面的鏡子裡，我看到我如同機械般地做愛，在右面的鏡子裡，同

樣的我在做著同樣的事，任何一個方向，都是機械般的複製，本來隨心所

欲、最為自然的做愛變成了印刷報紙式的行為。�

一面接著一面，

完全相似的機械重複... . . . .

一種黑色的空虛和恐懼彌漫在霧一樣的現實裡。

這種失落爬上我的背脊，涼意傳遍全身。但我還是忽略了甚麼，對

的，在剛剛所有的觀察裡，我並沒有注意到位於我上方的空間。平時我也

很少去關注那裡。那裡有著這個房間裡最為碩大的鏡子，它就像是一隻

眼，審視著我所做的一切。

我變得局促不安，明顯地感覺到有種東西缺失了。

因此我才會在這種審視下變得不自然，像個機器。

我缺失了甚麼呢？

甚麼。

正當我想著，鏡子裡的那些複製體忽然像發現了甚麼似的，都把頭扭

向我，用一種好奇的眼睛打量著我，我仿佛成了陳列在玻璃櫥窗裡的展覽

品，顯得尷尬難堪。�

他們一起注視著我，並慢慢從鏡子裡向我靠近。

越來越近。

就好像是我照鏡子時，近到鼻子碰到鏡面。

鏡子的玻璃表面像一層液體一樣散開，他們從鏡子中紛紛走出來。

紛紛走出來。

我感到莫名的恐慌，我想要逃離這裡！

此時位於上方的鏡子變成了一個通道，有著某種引力吸引著我，我連

忙鑽了進去。

這是個狹窄的通道，我盡力往上攀爬，到達出口時，竟然和下面是一

模一樣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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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往哪裡？

我縮在通道裡，看著下面，也可以稱之為上面，反正已經無所謂上

下，鏡子的表世界與裡世界又有甚麼區別。

我看到無數的我，一模一樣的我在那裡交媾，如同機械般地交媾著。

那樣子活像開足了馬達的機器。

那是我嗎？

或者說，那是人，真正的人嗎？

但我以前所謂的生活，本質上和這又有甚麼區別呢？

我感到一種眩暈。

看到的景象由原來的一個完整鏡面逐漸碎裂，碎裂成無數細小的鏡

面，每一個鏡面裡又包含著無數的我，就像沙之書一樣不斷地增殖。

畫面越變越多，越變越模糊。

以至於我看不清裡面的人臉，無法判斷裡面的人是否還是我。

你、我、他在這種機械行為中還有區別嗎？�

人不是都一樣地所謂機械地活著嗎？

鏡中的無數自我朝著我招手，

「下來，快下來，變得和我們一樣，這樣你就不會恐懼了。」他們喊著。

正在我猶豫的時候，通道消失了，我跌落了下去，跌落到無數的我之中。

我看著這些無以數計的我，卻突然發現，我已找不到我了。

我以第三者的視角看著那些我，卻清晰地感到我消失了。

徹徹底底地消失了... . . .

. . . . . . . . .

也是在這一刻，我忽然發現了缺失的東西。

它的一部分在我的心中覺醒，而我的外觀也因此從人變成了猴子，但

這遠遠沒有結束，因為他的另一半需要我去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補完。

藍

據說地宮是有核心的，雖然顯得不可靠，但同時也增加了探尋的樂

趣。平時偶爾喝醉酒的時候，曾經想過地宮到底是怎樣的幾何構造。一開

始以為是金字塔形的，上一層級的人管理著下一層級。但很快發現這個構

造有些幼稚，因為最上層的人無人制約，最下層的人又沒有人可供管理，這

顯然不符合機械的精確原則。後來又嘗試著用其他結構去解釋，最終還是

覺得畫家埃舍爾在《萬有引力》中的結構最為接近，各個層面圍繞著一個

核心組成一個立體，此時這個層面位於上方，需要的時候，轉動一下，這個

層面變成了底層，另一個側面變成了上層，他們受到某種引力、某種束縛，

因此組成了一個社會，而社會的分工和地位是完全可以視需要而定的。

當我變成猴子的時候，我隱約感到獲得了一些東西，但不完全。

到底是甚麼？

和地宮的核心好像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總之，這種探尋已成為宿命般的必然。

我走上街，想著到底該去何處尋找這個核心。（雖然我變成了猴子，

但地宮中的人都按著自己的軌道運行，除非你和他們的軌道衝突，不然他

們絕不會注意你。）

是101大廈？是帝國金融大樓？還是.. . .我想遍了這個地宮中所有權威

的象徵。但又都覺得不是。他們只是暫時位於上方，說不定何時就成了底

層的東西。

正想著，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座巨大的古鐘前。面前的古鐘，是個碩大

的記憶體。頂部被一個半圓形的金色古老飾物罩住，鐘面是塊銀色的圓

盤，上面均勻的分布著黑色的刻度，時針和分針一如既往公正的行走，當

然，按照的，是這個世界的人為法則。�

透過有些磨損的透明琉璃，可以看見裡面那個有些生鏽的鐘擺依舊

在忠實地擺動，從一個起點到一個終點，從一個終點回到一個起點，振幅

完全一樣，精準得一如生活。

起初我以為時間的獲得是從鐘表的發明開始的，但後來我發現，發明

鐘表完全不關時間甚麼事，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希望發明這樣一種動力機

械，它會生產像分和秒那樣屬於時間系列的產品讓我們消費。分和秒的存

在並不是自然的產物，只不過是人機械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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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曾經告誡人類，你不可製作任何代表時間的機械。�

現在，在時鐘分分秒秒的堅持不懈中，對自然的信仰日漸被削弱了。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疑惑，在地宮這個絲毫容不得停滯的地方，竟然會

有這種古老的東西存在，而且絲毫沒有要消失的跡象。

我繼續注視著它，目光像是在把玩這件古董，希望能從這巨大的沉默

中獲得甚麼啟示。

可它始終沉默不語。

沉默得像是在懷思。

某種失落的憂傷像雨一樣淋濕了我的大腦。

不知是我的錯覺，還是現實發生了變化。那鐘面的琉璃慢慢從固態變

成了液態，雖然依舊依附在鐘面上。但已然向我發出了可進入的暗示。

我把手伸向那兒，感覺像是伸入了水中。

「要進去嗎？」有個聲音這樣說道。

「嗯，的確。」

琉璃漸漸覆過我的髮際，然後是頭頂，最後是整個後腦，緊接著，是

我的整個身體。

完全進入時鐘的一剎那，我感覺自己像是進入了水中，或者說進入了

羊水中。我變成了一團渾沌狀的東西，就著某個隧道流向了很深層的空間

裡。是要去到地宮的核心嗎？

「嗯，的確」那個聲音繼續說道。

從某個時間點開始，我又恢復到進入時鐘之前的狀態，但周圍的環境

已經是這個地宮的核心了。

只是一台奇怪的機器——奇怪的機器。

它有著一個很長很寬的存儲容器，像是玻璃造的。容器的一頭連著

一個螺旋動力器，具體是甚麼，其實我也不清楚，但看到類似馬達的東

西，估計和螺旋動力器的功能也差不多。

我觀察著這東西，想通過它的外形構造來瞭解它的功能。但看了很

久，也沒弄明白。只是覺得那個容器像是用來存儲人的。

人？

雖然我現在是一隻猴子，但我始終感覺我依舊會變成人，只不過是不

同於之前的、最真實、最自然的人──而不是那些功能的「機械」。

為了知道這台機器到底有何功用，我決定躺到容器裡面去試試。

我打開容器上方的蓋子，小心地躺了進去，那樣子就好像容器裡原本

就有一個安睡者，而我生怕我的闖入驚擾了對方的安眠。

等到我整個人進到容器裡的時候，蓋子自動合上了。我假裝鎮靜地平

躺下，想像著接下去會發生的事。

會讓我死嗎？

也許會從某個地方釋放出毒氣，把我毒死在這個容器裡，然後屍體化

為一種氣體，並自動補充為毒氣的一部分。地宮的確需要這樣的處刑器，

因為效率容不得垃圾。

但甚麼也沒發生，起碼現在還沒發生。

我躺在裡面，透過玻璃蓋子往外看，外面是簡單的黑色，甚麼裝飾物

也沒有，嚴格地說，除了這台機器，甚麼都沒有。

這就是地宮的核心麼？

感覺荒誕之後，更是一種徹骨的失落與憂傷... . . .

我正為這種情緒所籠罩的時候，機器卻突然發動了。動力器內部的轉

軸開始飛速的轉動，發出低沉的「沙沙」聲。

沙沙，沙沙。

沙沙。

就好像靈魂被撫摸的感覺。

我聽著這個聲音，感覺身體慢慢地變輕，慢慢地浮了起來。懸浮在了

這個容器的正中央。

然後整個容器開始飛速地旋轉，但我依舊懸浮不動。

忽然覺得這台機器像是台離心機，因為剛剛的啟動和啟動後產生的

效果，確實像離心機造成的失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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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是在嘲諷我們沒有質感的生活嗎？

「呵呵。」有個聲音冷笑一聲。

隨著轉動的進一步加速，我漸漸覺得身體有一種分離的感覺。

但這並不是那種野蠻的撕裂感，而是想離開的欲望。

是身體的各個部分，想離開的欲望。

離開，我嗎？

他們就像是忽然從沉睡中覺醒，有了自己的意識，並且要按著自己的

意識開始存活。

起先是頭和脖子相接的地方出現了一些痛感，我用手去摸的時候，就

忽然斷成兩截了，斷裂的時候倒沒有想像中的痛苦，有點類似於機器的各

個部件的拆卸，而不是帶著溫柔的、戀人之間痛痛快快的分手。

緊接著，左手和身體相接處也產生了類似的感覺，當我想用右手去摸

的時候，左手就已經離我遠去了。

在我還沒明白過來之前，右手也離開了身體。

我的頭漂浮在另一處，靜靜地看著自己的身體在一處進一步分解。雙

腿幾乎是同時脫離身體主幹的，那種脫離，就像是拆卸玩具。

沒有了四肢的身體主幹進一步分解，裡面的器官紛紛跑了出來，起先

是肝，然後是腸道、肺... . . .最後出來的是心臟。心臟在我的眼前停留了一會

兒，我還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觀看我的心，他不停跳動著，咚咚的聲音震

顫著我的耳膜。

它也像是一個小型的時鐘，滴滴答答記錄著我生命的進程。

當然它還是個機械。

機械。

在這咚咚的聲音下，耳朵離開了我，我想要說些甚麼，舌頭卻離開了我。

左眼從眼眶裡飄出，飛到我的右眼前停住了，像是在看著另一個部

件，然後，我就看不見了，因為右眼也飄了出去。

它們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完全可以獨立出去運作，又有甚麼理由要被

迫組合在我身上呢？（如果按地宮對功能的要求的話。）

又或許，它們可以任意組合在另一個人身上，反正起到功能就能被社

會認可。具體是誰，具體是哪個個體，又有甚麼關係呢？

一切拆卸完畢，只剩下大腦孤零零地思考。

如果人的身體只是每個部件的組合，那其實以另一種組合方式存在

豈不是更好？頭和排泄器互換的話，不僅符合不用思考的機械生活，而且

還使排泄來得更為舒暢。

生命否定了生命作為人的價值。

剝奪了人的自然性，僅僅將人當做機械工具，那人本身又有甚麼意義呢？

是的，自然性。

這不正是我們缺失的麼。

自然賦予了我們屬性，讓我們以人的方式存在著，並賦予生命以意義。

她就像是我們存在於世的根，一旦失去，便也無法立足。又或許，她

是保護我們的羊水，讓我們的器官不至於因為功能而分離。

她讓我們明白自身是獨特的存在，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複製品。

然而失去了，失去了。

想到這兒，我感到跌落到了藍色的谷底，顯得惆悵。

短暫的昏闕之後，醒來時，我已經完整地站在了機器外面。我看著這

台「離心機」，摸著它的容器表面，回想著剛剛的感受。

剛剛的失落、痛苦和憂傷。

以及困惑的藍色谷底。

但我已經有答案，

關於缺失的答案。

我所尋求的，

我所希望的，

我所嚮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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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自然的人，

純純粹粹的生命。

綠

我從原來的隧道再次進入地宮的表面，中間還是一陣短暫的昏厥，仿

佛只要來過的人不再記得進入的方式，這就依然是個沒人來過的地方。

逃離這裡的願望此刻已完全覆蓋了我的心。

有些東西覺醒之後，便是再也無法阻攔的前進。

不知是變成了猴子的原因，還是體內的某種本真感覺的覺醒，我的鼻

子在空白的地宮氣味裡覺察出了一絲從遠處飄來的自然的氣息。順著這氣

味走，大概就可以離開地宮吧。逃離其實並不是很困難的事，知道逃離比

逃離本身困難得多。

我閉上眼睛，用鼻子極力捕捉那微弱氣息的來源。步子隨之邁動，身

體也向著那個方向安靜地前進。

雖然走了很長時間，但在我，卻沒有絲毫的勞累和辛苦，反倒像是迷失

方向、終日渾渾噩噩的流浪漢突然找到生命目標後，感受到的簡潔暢快。

當睜開眼的時候，地宮已經完全沒了踪影。

周圍不再是既定的軌道，不再是規則如一的建築，不再是嚴謹不懈的

時鐘。

這周圍是肆意延伸的土地足跡，是樹與樹相擁抱的愛情，是心決定時

間快慢的舒意。

我呼吸著，感受著。

空氣裡的水貼在我的毛髮上，不久又被風吹過，揮發之後，給人一種清

爽感。呼吸也不再只是口和鼻子的特權，去除了塵埃的毛孔，盡情吐納天空

的暗語。雙腳自然地踩在地上，只是這樣站著，就感到有力量從腳底運送

到大腦，而不像地宮的地面，即使隔著鞋子，全身的精力也被吸收殆盡。

自然從不約束、從不索取，只是這樣自由的給予，便已經溫暖到無以

言語。

我繼續走著，順著那氣味繼續走著。

有某種更深處的東西還尚未發現。

我依舊還是猴子。

雖然這裡已經不是地宮，但我還是一隻猴子，或者確切地說，我還是

一隻帶有原來機械人身份的猴子。

環境變了，身份並不會隨之自動改變，就像白鼠離開了實驗室，依舊

是實驗室的白鼠。

我沿著綠色的樹叢往前走著，道路在一棵榕樹前沒了踪影。榕樹的樹

幹上有一個洞，像是某個入口。我想進入時，一片人形的葉子出現在我面前。

「可想進去？」人形葉子說。

「想的，不知裡面是甚麼，但總感覺這樣進入，也只不過是進入了一

個榕樹的洞。」

「榕樹的洞，難道不是麼？」

「雖然表面看去只是一個簡單的洞，但我的感受分明告訴我，這是個

入口，進入的，是我想進入的地方。」

「嗯，對的。」人形葉子繼續說，「如果要進入，有那樣的身份是不行的。」

「那樣的身份？」

「對的，像醫生、律師、盜賊、妓女等等的身份。」

「那人不也是一種身份？」

「不，那樣的身份指的是為服務於地宮而附加在你天然屬性上的東西。」

「明白了。」

「那要怎樣去除呢？」我繼續問道。

「請跟我來，可好？」

「走？好。」

人形葉子帶著我走向了右邊那片綠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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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秘密總需要掩蓋，人形葉子領著我走了沒多久，我便很快忘記了

回榕樹去的路。其實，與其說是人形葉子領著我，倒不如說是我一個人在

憑著感覺前往一個約定的地點，他時不時地消失在各種葉子中，只在關鍵

時候才給我以指點。

「你和自然莫非是一體的？不然怎麼能做到如此融洽。」我問道。

「這，你其實也能如此。只不過那些人為的身份阻隔了你和自然的距離。」

「真是這樣？」

「真是這樣。」

「那消除了身份的我，又會怎樣？」

「只作為一個純粹的、自然的人存在。但也絕不是那種極端逃避現代生

活的人。簡單點說，純粹的、自然的人依舊可以有身份，但身份並不會束縛它。

因為生命的意義已由自然所闡發，而不需要那些功能的身份來獲得肯定。」

「那，那個能消除身份的又是甚麼？」

「請跟我來。」

原以為說這話的時候，離目的地已經不遠了。但其實還是開玩笑般多

走了一會兒。

一片綠蔭的散開處，是一處泉水。

地面上有個很深的凹陷，泉水從高處流下來，全部聚集在了這個凹陷

處。可能是由於周圍都是石壁，所以凹陷裡的泉水也很清澈，而且絲毫沒

有要渾濁的意思。

「這是『身份的泉水』。」人形葉子說道，「他可以幫你洗去你身上的身

份，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給你你想要的身份。」

「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其實也並不複雜。當有人進入時，泉水會把他的身份具化為一樣可

替換、可剝離的東西。」

「具化？」

「嗯。」

原以為人形葉子的回答會是，這清澈的泉水能徹底洗淨人的心靈之

類的話，沒想到卻是這麼嚴肅的回答，後來想想也是，自然從來不是我們

想像的那種幼稚，幼稚的只是我們。

我繼續觀察著泉水，然而從表面並不能發現他的這種奇特的作用。

「現在進去，可好？」人形葉子繼續說道。

我有些猶豫。

「並不是甚麼可怕的事，就當輕輕鬆鬆地洗個澡。」人形葉子笑道。

也是，又有甚麼可怕的呢？難道這世上還有比地宮更可怕的存在嗎？

我心中暗暗想著。

我把腳先試探性地伸入水中，泉水浸到我的腳踝處，有點冷，但與其

說冷，還是涼更恰當一些，因為這冷並不讓人討厭。

水從腳踝處一直往上蔓延。膝蓋，腰，胸部，頸部。

但依舊是普通水的感覺，並沒有發現特別的地方。

「並沒有甚麼作用啊。」我問人形葉子。

「光這樣是不行的，你得全身心地進入泉水。」人形葉子這樣答道。

「不會窒息嗎？」

「不會，只管放心地進入便可。」

我深吸一口氣，把頭也深深地埋到水底。

不久，我就憋不住了，想浮出水面呼吸。人形葉子卻仿佛早就知道我的

這一舉動，喊著：「不用露出水面，隨心所欲的呼吸便可。」呼吸？在水中。

我有些疑惑。但還是嘗試著張開了嘴。並沒有預想的那種水阻塞氣管的痛

苦，相反，我呼吸得更加順暢。我聞著水中的氣味，就像當初羊水的氣味一

樣，安全舒適。

或許這泉水就是羊水也說不定。

我忽然感到體表有一些癢，等我看的時候，一層帶著猴子毛的黃色皮

層像一件衣服一樣從我身上脫了下去。

這是否就是人形葉子所說的具化，本不是天然就有的猴子身份，此刻

是否已經離我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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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又是一層灰色的皮層褪去，這或許是我工程師的身份，灰灰

的，很嚴肅。

然後又是一層黑色的皮層，一層褐色的皮層，一層棕色的皮層... . . .

我也不知道到底褪去了多少層，我只是在水中任由其剝落。我此刻略

微感到有些驚愕，因為我從來不曾意識到，我身上有如此多的附加物。隨

著一層層的剝落，我感到很輕鬆，越來越感到離某種自然更近了。

當最後一層紫色褪去的時候，我望了望沉在水底的各種身份，然後輕

鬆地浮出了水面。

從水中完全出來的時候，並沒有任何的潮濕感，反而有著一種新生的

清爽。

「現在感覺如何？」人形葉子問道。

「輕鬆、自然、自由。」

「的確。從你的身體就看得出來。」

「我的身體？」

「嗯。」

我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的身體，發現身體已經是透明的顏色，光直接

從我的身體穿過，平和地照在地上。

這才是純粹的身體嗎？不帶任何遮蓋的、附加的人的身體？

「現在可以去榕樹那兒了。」人形葉子說完，就向來時的路走去。我跟

在後面，對榕樹充滿了好奇。

那究竟是怎麼樣的入口？

進入後又是甚麼？

榕樹很快出現在了我們眼前。但是洞看上去並沒有甚麼變化。我想要

問些甚麼，才發現身邊的人形葉子已經不在了。

我鑽了進去，在進入的瞬間，我像分子一樣溶解到了樹裡，或者說和

樹融為了一體。我感受到他的根鬚，感受到他的枝顫，感受到自然之物所

感受的一切。

沒有隔閡，

彼此相通。

我有時變成根鬚的一部分，有時變成樹皮的一小塊。我向一切地方延

展，與一切自然之物彼此相通。

最終，我爬上樹枝，盡情吸收著陽光。

透明的身體漸漸變綠，從起初的淡綠漸漸到了深綠色。

幾秒鐘之後，

葉子，

我最終成了一片人形葉子，

在枝頭搖晃，

等待著從地宮來的猴子，

等待著下一輪的救贖。


